
中原大學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

他：讀書會 

主題 《百年孤寂》-陳康芬老師 

時間 111 年 10 月 6 日(四)12:00-

13:00 

地點 中原大學教學大

樓-活水來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陳康芬老師以「百年孤寂」的書本大綱作為讀書會的開場，這本書是魔

幻寫實的代表作品。透過角色的觀點見證邦迪亞家族漸漸走入腐敗衰亡的過

程，這本書是以家族的衰亡史進一步帶領讀者拉丁美洲的歷史及文化。 

老師以各個角色觀點帶領同學去觀賞這個故事。這本書最重要的角色-邦

迪亞上校，在家族衰亡的不可避免中，見證了中南美洲的革命史。中南美洲

在史實上革命路十分坎坷。透過上校看見戰爭，特別是南北內戰，從整個內

戰的情景帶入當時的社會情況。從宗主國離開，打仗爆發的期間，可以最早

發現邦迪亞上校人性的墮落。上校被戰爭所改變，成為了一名軍事獨裁者，

龐大的權力漸漸改變了他的人性。 

首次讀書會氣氛活絡，氣氛良好。透過老師活潑認真的導讀，同學也認

真聆聽學習。大家都認真沉浸在故事的氛圍中。 

活動現況剪影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中原大學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

他：讀書會 

主題 《百年孤寂》-陳康芬老師 

時間 111 年 10 月 13 日(四)12:00-

13:00 

地點 中原大學教學

大樓-活水來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陳康芬老師從結構開始論述，用書中的預言當作起頭，針對命運開始

書中論述，上次講述到的馬奎斯第六代家族的墮落，最後帶到拉丁美洲如何

進入殖民時期。《百年孤寂》小說開場的時間點上，真實的烏蘇里．烏蘇里

將軍回到自己的家鄉，已經經歷了四十場內戰，不只哥倫比亞，整個拉丁美

洲都飽受戰爭之苦。 

各式各樣的利益、各式各樣的合縱連橫隨時都可能爆發新的戰爭。另一

個重要的現實則是包括哥倫比亞在內，大部分的拉丁美洲社會仍保留強烈的

家族傳統，每個人的姓名都帶著清楚的系譜意義。但是，頻繁的內戰也無可

避免家族與家族之間的對抗，而家族的盤根錯節也帶來親族之間的更混亂的

親族恩怨與混亂，變成拉丁美洲近代史的一項特殊共同記憶。而馬奎斯的外

祖父作為見證內戰的老兵倖存者，他習慣用戰爭與死亡標示時間，外祖母則

恰恰與外祖父相反，她的時間來自於拉丁美洲的前現代傳統—一個與幽靈共



存的時間世界—在哪裡生人與死人的界線是模糊、甚至不存在。這些現實構

成了馬奎斯處理《百年孤寂》的隱藏敘事與家族史流動的理解框架，也是吸

引我們不斷閱讀下去的好奇驅動力。 

 

活動現況剪影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題 《百年孤寂》-陳康芬老師 

時間 111年 10月 20日(三)12:00-13:00 地點 真知教學大樓 305A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百年孤寂》讀書會的進行主要以老師-結構式的導讀，其中陳康芬老師對於故事的其中

一段故事進行敘述:「老邦迪亞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他把時鐘的機械與機械舞女連接在一

起，小玩偶隨著音樂旋律不停地一連跳了三天舞。這項發現比其他愚笨的試驗更使他興奮。

他已到了廢寢忘餐的境地，只有莉比卡保持警覺心，悉心照顧他，使他不會因想像過度而陷

入無法挽回的瘋狂狀態。他整夜在房間裡踱步，兜圈子，喃喃自語，使用鐘擺的原理來推動

牛車或耕田的犁耙，甚至用來發動一切使用的東西。他非常疲倦，失眠發燒。有一天早晨，

一位姿勢不穩的白髮老人走進他的房間，他竟然不知道是誰。原來是他的鬥雞對手亞奎拉的

幽靈。老邦迪亞認出了他，沒想到人死了也會衰老，他禁不起懷念起往事。……亞奎拉逝世

已經很多年…他需要同伴，恐懼接近死亡中的另一種死亡……。」 

對這段敘述，大家感到非常有趣，首先是主角老邦迪亞雖然年紀漸長，但是他還是保持

童真之心，不斷探索世界的新奇，以及發想在生活上。他在實驗室中做各種實驗，有的成功

有的失敗，但是他始終對這個世界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想要學習得更多。在作者馬奎斯筆

下的世界觀中，老邦迪亞在這幢屋子中似乎隨時可以遇到已經死去的人，而人們的死去竟然

也有他們死亡世界的老去與死亡。這是一個死人與活人沒有界線的世界，活人與死人可以彼

此溝通沒有障礙。透過這些描述，馬奎筆下的「魔幻寫實」打造了一個看起來不太正常、但

又是正常再不過的理所當然。這是拉丁美洲的前現代狀況一個理性尚未被啟蒙，一切都還是

可以用手指稱的天地開闢時段。 

在老師的領導閱讀《百年孤寂》下，同學們更能進入馬奎筆下-《百年孤寂》的世界，每

一位同學更能理解魔幻寫實文學的美妙。期待下一次圖書會，老師與同學的分享，繼續閱讀

下一個篇章! 

活動現況剪影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題 《百年孤寂》-陳康芬老師 

時間 111年 10月 27日(四)12:00-13:00 地點 真知教學大樓 315A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陳康芬老師選出書中的其中一個段落，與同學探討在《百年孤寂》的故事中，在戰爭下

人性的挑戰，進一步探討到中南美洲獨立歷史中的悲傷。「在政府與反對黨發表聯合公報宣告

戰爭結束的十天後，城裡收到邦迪亞上校在西面邊區第一次武裝起義的消息。他那一支裝備

極差的武力不到一個星期就潰散敗了。然而那年自由黨與保守黨總讓人相信雙方已經和解，

他卻另外發動了七次叛變。有一天晚上，他從一艘三桅船砲轟里奧哈洽城，政府軍的憲兵隊

把十四位最有名的自由黨員桌下床槍斃了，以作洩憤報復。他佔領邊界一個海關據點兩個多

星期，由那邊呼籲人民發動全面戰爭。……邦迪亞上校還活著，但他現在不再騷擾本國政府，

他加入了加勒比海其他各國以勝利的聯邦組織國際聯盟……後來，大家才明白他是想統一中

美洲聯邦國際主義的兵力，企圖消滅從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亞的全部保守黨勢力集團。」 

哥倫比亞獨立之路先是與殖民主對抗，後來殖民主離開後，內戰不斷，獨裁勢力也在每

次戰役發動中，不斷協商雙方的第三方崛起……這變成是一種惡性循環；其中，代表天主教

保守勢力的保守黨與反對保守勢力的自由黨，成為內戰中最容易劃分的陣營。然而，透過馬

奎斯《百年孤寂》中對當迪亞上校的種種回憶描述，也讓我們看到邦迪亞上校是如何從一個

地方軍事領隊漸漸變成戰爭英雄，最後在眾多戰役的苦熬下，變成獨裁者。戰爭帶給人性的

殘害，不只是對戰事殘酷的麻木，最可怕的是，對自己親密戰友以革命之名進行的不義殺戮。

這個過程並非一蹴而成，而是來自對每一個戰事的不可為而為的忠誠與勇氣。這些戰爭的真

相都掩蓋在泛拉丁美洲主義與同盟的革命之名下。 

在作者馬奎斯筆下所打造的馬康多與其文字氛圍，其實受到美國福克納作家影響很大，

尤其是將事件轉入以人為核心的敘事書寫。當事件敘事退位到不同人物對事情的不同理解與

感受，小說敘事也因此賦予書寫的地方一種難以言喻的生命力。如同福克納筆下人物的感受

所容納的美國南方特質載體，因而小說敘事得以不被限制在事件時間序的因果關係，轉向更

複雜的以人的記憶為主體的書寫方式。 

馬奎斯在《百年孤寂》時序上的敘事，與福克納轉入以人的記憶為地方歷史本體的關鍵，

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百年孤寂》中，好像所有的事都發生在馬康多，或者都和馬康多地方

有關。但是認真追究時又實在整理不出這些事的脈絡。這使得小說的敘事更能提升到戰爭與



生命之間所發生的本質改變。在小說中，邦迪亞上校並不是一下子變成邦迪亞上校，而是從

小邦迪亞逆轉到邦迪亞上校，而邦迪亞上校在每一次的戰爭失敗後潛退回馬康多，每一次小

說中不同時間點所追溯或紀實手法下的記憶與行為，一再回過頭檢視，邦迪亞上校都是一種

漸次陷入戰爭或革命的不自覺的重蹈覆轍，之所以重蹈覆轍有各種境遇與客觀條件，但每一

次發生的不同條件的戰爭命運都只是圍繞在死亡的恐懼的因果現象。對死亡恐懼所衍生的就

是對權力的欲望，兩者如同人在戰爭中必然衍生的雙生子。家族的每一代人注定的孤寂命運，

也在拉丁美洲進入現代國家之列的歷史大齒輪下，還隱含了墮落的命題。 

活動現況剪影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題 《百年孤寂》-陳康芬老師 

時間 111 年 11 月 3 日(四)12:00-13:00 地點 真知教學大樓 318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陳康芬老師選出書中的其中一個段落與同學分享，「席甘多的女兒出生後不久，政府居然

出人意料地下令慶祝邦迪亞上校簽訂尼倫底亞合約周年年佳辰……於是邦家的人沒有參加這

次的家辰慶祝活動。碰巧這一星期是狂歡節，邦迪亞上校認為這是政府故事安排的巧合，以

加深諷刺的惡意，沒有人能從上校的腦袋裡將這念頭去掉。他從他那寂寞的工作室聽到軍樂

聲、禮炮聲、讚美頌的鐘聲，以及以他家人的名字作街名在他家門前宣布的幾句話。他氣自

己無能：這是他戰敗以來第一次痛苦地感到他不能像他年輕時代一樣，發動血淋淋的戰爭，

把保守黨政權完全消滅。……邦迪亞上校取下門閂，看到門口站著十七個外貌都不相同的男

人，有各種典型膚色，但都帶著一種孤寂的神色，不論他們在甚麼地方，一眼就可以看出他

們是誰的後裔。」 

這段描述上校發動戰事失敗後回到家中，整個國內被劃分為支持天主教保守勢力的保守

黨與反對保守勢力的自由黨，內戰的發生與這兩個陣營的彼此對立有關，而政府作為不特定

支持保守黨或自由黨的平衡政治勢力，則讓這兩個陣營的對立因政治局勢或利益關係維持，

隨時處在一種可隨時支持發動戰爭或暫時停戰的政治資本操作。上校在每次戰敗返回馬康

多，然後等待下一次發動戰事的契機或時機，讓所有戰事更加荒謬。在此同時，上校的十七

個私生子也出現在上校的家門前……上校在一個清晨帶著二十一個人離開馬康多去參加叛亂

開始，到他最後一次裹著血跡已乾的毯子回家為止，這十七個私生子則是上校在戰事中的個

人私領域中的「絕對勝利」—在死亡威脅下仍保持的旺盛的生殖力。雖然，這十七位私生子

並未與上校有太多的交集，但這十七個私生子竟然因上校的一句玩笑話，慘遭謀殺滅頂，僅

一人僥倖逃開。邦家斷絕血脈的詛咒之輪已然全面發動。再對照邦家本家子孫系譜，也驗證

生命繁衍必由盛而衰的必然現象。 

接著老師開始討論在小說中重要的腳色-馬奎斯與蒙卡達將軍。在小說中，馬奎斯讓邦迪

亞上校和蒙卡達將軍並列，蒙卡達就是一個比邦迪亞來的尊榮與高貴的角色。這兩人分別支

持保守黨與自由黨，因此長期處於一種彼此敵對的打仗關係，但是，蒙卡達將軍卻是馬康多

有史以來最好的一位治理者，兩人在打仗時必須敵對，但在停戰時期卻又保持一種一起聊天、

一起下棋、彼此欣賞的私交。然而，等到邦迪亞收復馬康多的時候，邦迪亞領導的革命軍將



蒙卡達將軍率領的正規軍統統處死，最後以革命之名審判蒙卡達。邦迪亞上校在戰爭中的墮

落已然讓他走向獨裁者之路。表現上這是戰爭導致邦迪亞上校的一步步「墮落」，然而，易家

蘭卻在後面的敘事中，為我們揭露出真正的秘密—邦迪亞上校的墮落與變化並不是完全來自

戰爭的影響，而是戰爭觸發了他的本質—他是一個沒有愛的能力的人。除易家蘭以一個母親

的敏銳察覺心透露出這個秘密之外，小說也安排了上校的戰友與摯友馬奎茲，更深層揭示出

戰爭對人性黑暗的毫無忌憚。 

在蒙卡達將軍被邦迪亞上校以革命之名槍斃後，小說下一章馬上以一針見血的速度節

奏，點出戰爭對人性造成難以抹滅的影響。小說是這樣起頭：「馬奎茲上校是第一個察覺戰事

無意義的人。關於這個上校墮落人性黑暗的補充情節，馬奎茲以一個神來之筆般的例行對話

捕捉兩人的漸行漸遠—就在對話結束前，馬奎茲上校看著荒涼的街道，以及銀杏樹上的水珠，

發現自己迷失在孤寂中，於是他發了電報說：「邦迪亞，馬康多下雨了。」發完後，電報線沉

寂了好一陣子，突然，機器上跳出邦迪亞上校的無情字句—「別驢了，馬奎茲，八月下與是

很自然的事。」這一段非常非常精采，首先是馬奎茲的描述，既是馬康多的天氣事實，但天

氣的事實背後卻是馬奎茲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感知感受；再來，兩人交情夠深，彼此相當

了解，馬奎茲的天氣報告有其個人在這一連串戰事不斷中的私人情緒的投射；而這些邦迪亞

都懂，否則電報不會「沉寂好一陣子」；所以，那句「別驢了……」顯示邦迪亞的心志已經漸

漸走向獨裁者之路—一個獨裁者之所以成為獨裁者，最大的前提在於放棄對他人的同理心與

同感心，甚至對同理心與同感心嗤之以鼻—此時，曾經是革命與生命摯友的兩人，一個不自

覺走在以權力欲望戰勝戰爭恐懼的孤寂路上，一個始終維持作為一個人的自覺，以好友之姿

提醒邦迪亞上校的墮落、並見證上校走向獨裁者的孤寂路上。 

本週的故事馬奎斯與蒙卡達將軍的故事非常精采，期待下一週故事的篇章。 

活動現況剪影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題 《百年孤寂》-陳康芬老師 

時間 111年 11月 16日(三)12:00-13:00 地點 真知教學大樓 301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本週陳康芬老師選讀的新篇章的段落「在易家蘭迷迷糊糊的晚年裡，她很少有空閒來管

她的玄孫亞卡底奧接受天主教教育的事，他眼看就要被送去神學預校了。他的妹妹美美一方

面受卡碧娥的嚴格管理，一方面又受亞馬蘭塔的苛刻訓誡，這時候也快要到上修女學校的年

齡了。上修女學校可以使她成為翼琴專家。易家蘭很痛苦，她很懷疑自己把玄孫塑造成小教

皇的方法是否有效。她不認為自己衰老，老眼前一片烏黑，使他看不見東西，她不以為怪，

倒怪一些她無法說清楚的原因；她認為時間的體系在加速瓦解。」 

陳康芬老師表示這一段的描述很重要—作為整個家族的見證人與守護者易家蘭，看到邦

迪亞家族已經到了第五代子孫(玄孫亞卡迪奧)。易家蘭的衰老不僅僅說明了家族的崩解效應

已經徹底發散，也是對家族最後滅絕的迴光返照。即使易家蘭如何努力訓練自己用其他感官

替代視覺，甚至發展出更敏銳的生活感知智者。但是，一個人的智慧與直覺，怎可能扭轉命

運的齒輪—在小說中，可以看到希臘神話帶給馬奎斯的巨大影響力—悲劇的本質在於不可撼

動的預言，以及人在不可抗拒命運的預言面前的強大生命力量。在易家蘭的努力抗老死亡的

作為中，生命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對抗或自我毀滅的兩極端的綜合體。易家蘭來自前現代生命

傳統與接受早期天主教教會信仰的個人魅力與活力，曾經為邦家打下扎實的基業奠基，也以

個人明快爽朗的節奏，照顧老邦迪亞(餘生與靈魂)，也守護整個邦迪亞家族。這時已經易位

為來自歐洲虛有其表宗教教條且已然沒落貴族的卡碧娥，更是加速邦家走向萬劫不復的滅亡

與不幸。 

《百年孤寂》寫的是漫長時間中的一個家族發展變化，但是，從文學書寫企圖與敘事來

看，並不宜狹窄化《百年孤寂》為家族史書寫。主要原因在於馬奎斯的書寫已然不以家族的

百年繁華內容為主訴內容，而是直擊生命傳承過程的生命本質，以及以此做為洞察並驅動拉

丁美洲國家的歷史發展。在這個書寫過程，馬奎斯透過女性(易家蘭)在觀察、在見證、在記

憶。因此，在這本小說中，從性別與時間的脈絡來說，有兩個彼此對應的男人的時間與女人

的時間結構，而這雙重結構時間，基本上，都共同朝向衰老與滅亡的必然終點，但在這個架

構上，有著各式各樣的扭曲變化，有時讓男人的時間穿進女人的時間，有時回頭讓女人的時

間去破壞男人的時間。這些都是讀者可以在文本中找到許多巧妙嵌崁或驚人的時間交錯的精



心設計。 

在《百年孤寂》的小說中，男人的時間是以老邦迪亞與邦迪亞上校為縱貫主軸，然後其

他子孫的延續為對照，在此之中，我們得以清楚看到男性生命在戰事中必然走向墮落本質(邦

迪亞上校)，以及來自西方女性生命在文明馴化中必然走向扭曲的本質(莉卡亞)，還有放任本

土女性在自然生殖生命中與男性交媾的亂倫禁忌。這也引發一個更複雜的思考：這些家族男

性與女性的墮落都涉及了愛欲的性，這些源自原始生命的欲望顯然是不足以被文明生命所馴

化，但也因此加速這個家族的毀滅速度。如果放在國家寓言的角度，又各自明指或暗喻了那

些拉丁美洲文明與殖民文明的雜交毀滅？這應該是一個相當值得探究的有趣題目。 

活動現況剪影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題 《百年孤寂》-陳康芬老師 

時間 111年 11月 23日(三)12:00-13:00 地點 真知教學大樓 402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本周陳康芬老師分享的段落「易家蘭坐在床上，頭髮上撒的全是冷火灰，臉上蓋著紅方

巾，孩子們假裝詳細描述著那些虛幻的親人，就好像真的認識他們，易家蘭聽了非常高興。

易家蘭會陪祖先們說話，談些她出生以前的事情，也因祖先們告訴她的消息而興奮，還陪著

他們哀悼比他們晚生的死者。孩子們很快就發現易家蘭在跟幽靈們談話，總要問是誰寄放了

一尊與真人等高的聖約瑟石膏像在邦家等雨停。由於這點線索，席甘多想起家裡有筆財產埋

在某處，這只有易家蘭才知道。他一再盤問她，還用了一點說話的技巧，卻問不出來。她儘

管瘋瘋癲癲，卻還有幾分清醒，一心要嚴守這個秘密。」 

這是易家蘭與第六代子孫的相處，這時的易家蘭已經頹老到彷彿是這個家族上有一口氣

活人氣的幽靈。易家蘭在這個家中，就如同在這個家中接連離去的親人一樣，從生到死，甚

至死後以幽靈形式駐留在這個家中，從來未曾離開過。這是一段馬奎斯的魔幻寫實描述。就

人的壽命而言，易家蘭的長壽已經超越人類的正常生命極限，但寫實的手法，卻歷歷細數易

家蘭對這個家族的最後見證，尤其是第五代的亞馬倫塔與第六代的小倭良諾關於雨季的捉弄

時光記憶。而這時，小孩們對老人惡劣的捉弄，已然不是天真無邪，老人的腦子似乎也開始

發生變化，漸漸失去真實的感覺，分辨不出現在和生命早期的事情。老人的風中殘燭在失去

時間意識的同時，逼近死亡的腐朽竟只是與家族死去的親人開始共在。馬奎斯對易家蘭的描

述，也揭開拉丁美洲在迎來現代之前的生死世界觀—死人與活人從來就沒有明確的界線—這

是一個理性尚未啟蒙的時代，所有的一切既根源於生命的本能，也開放在死亡複製生前的一

如既往中。這種特別的生死循環的時間意識，讓死後的幽靈也會老去、甚至再死去一次。 

作者馬奎斯在自傳《倖存者說》(Living to Tell the Tale)一開頭就提到他第一次見到

媽媽是三歲時候，第一次見到爸爸則是在七歲又九個月。因為馬奎斯的母親下嫁父親時，父

親經濟條件並不好，馬奎斯的外祖父有鑑於此，在馬奎斯還是襁褓的時候，便帶走撫養，八

歲之後才交由父母帶回。外祖父與外祖母對馬奎斯的影響很深，後來馬奎斯之所以能成為這

麼會說故事的小說家，其源頭可以追溯到被外祖父母撫養的這八年經歷。他的外祖父與外祖



母所標示自己生命重要事件與時間意識的方式完全不同，但同樣深刻影響馬奎斯對時間與記

憶的思考方式–外祖父的是以戰爭度量時間，透過戰爭滾動並標誌生命重要時刻與事件發

生；一但沒有戰事，時間就開始停滯，生命從滾動轉為等待。然而外祖母卻恰好相反，每當

小馬奎斯到處亂跑時，外祖母就告訴他你會遇到哪個已經死掉的親人或誰誰誰，而在充滿與

自己有關的親人幽靈的空間中，生命軌跡所沿著線性流動的時間意識，其實意義不大。這是

完全悖反現代時間觀點。 

馬奎斯外祖母的時間顯然是依附在親人活動的空間中，因此，孤寂並不會是外祖母的宿

命，也不可能變成她對生命的理解或活成的樣子。到了小說書寫，馬奎斯將童年來自外祖母

的互動經驗，轉成了一種不再有生死界線的幽靈輪迴的永恆時間意識。因此，易家蘭注定成

為見證家族由盛而衰而亡的凝視者。易家蘭事實上也是邦家的實際行動者，維持邦家的日常

運作。相較於此，邦家的男人之所以註定孤寂與滅亡，除了無法逃逸的戰爭，外祖母尚未除

魅的世界圖像也是典型、傳統的拉丁美洲世界觀—一個不需要理性分類、用手指即命名的混

沌世界。這深深吸引了馬奎斯，也是魔幻寫實文學書寫的重要文化世界觀。 

活動現況剪影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題 《百年孤寂》-陳康芬老師 

時間 111年 11月 24日(三)12:00-13:00 地點 真知教學大樓 402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本周陳康芬老師分享的段落「易家蘭坐在床上，頭髮上撒的全是冷火灰，臉上蓋著紅方

巾，孩子們假裝詳細描述著那些虛幻的親人，就好像真的認識他們，易家蘭聽了非常高興。

易家蘭會陪祖先們說話，談些她出生以前的事情，也因祖先們告訴她的消息而興奮，還陪著

他們哀悼比他們晚生的死者。孩子們很快就發現易家蘭在跟幽靈們談話，總要問是誰寄放了

一尊與真人等高的聖約瑟石膏像在邦家等雨停。由於這點線索，席甘多想起家裡有筆財產埋

在某處，這只有易家蘭才知道。他一再盤問她，還用了一點說話的技巧，卻問不出來。她儘

管瘋瘋癲癲，卻還有幾分清醒，一心要嚴守這個秘密。」 

這是易家蘭與第六代子孫的相處，這時的易家蘭已經頹老到彷彿是這個家族上有一口氣

活人氣的幽靈。易家蘭在這個家中，就如同在這個家中接連離去的親人一樣，從生到死，甚

至死後以幽靈形式駐留在這個家中，從來未曾離開過。這是一段馬奎斯的魔幻寫實描述。就

人的壽命而言，易家蘭的長壽已經超越人類的正常生命極限，但寫實的手法，卻歷歷細數易

家蘭對這個家族的最後見證，尤其是第五代的亞馬倫塔與第六代的小倭良諾關於雨季的捉弄

時光記憶。而這時，小孩們對老人惡劣的捉弄，已然不是天真無邪，老人的腦子似乎也開始

發生變化，漸漸失去真實的感覺，分辨不出現在和生命早期的事情。老人的風中殘燭在失去

時間意識的同時，逼近死亡的腐朽竟只是與家族死去的親人開始共在。馬奎斯對易家蘭的描

述，也揭開拉丁美洲在迎來現代之前的生死世界觀—死人與活人從來就沒有明確的界線—這

是一個理性尚未啟蒙的時代，所有的一切既根源於生命的本能，也開放在死亡複製生前的一

如既往中。這種特別的生死循環的時間意識，讓死後的幽靈也會老去、甚至再死去一次。 

作者馬奎斯在自傳《倖存者說》(Living to Tell the Tale)一開頭就提到他第一次見到

媽媽是三歲時候，第一次見到爸爸則是在七歲又九個月。因為馬奎斯的母親下嫁父親時，父

親經濟條件並不好，馬奎斯的外祖父有鑑於此，在馬奎斯還是襁褓的時候，便帶走撫養，八

歲之後才交由父母帶回。外祖父與外祖母對馬奎斯的影響很深，後來馬奎斯之所以能成為這

麼會說故事的小說家，其源頭可以追溯到被外祖父母撫養的這八年經歷。他的外祖父與外祖



母所標示自己生命重要事件與時間意識的方式完全不同，但同樣深刻影響馬奎斯對時間與記

憶的思考方式–外祖父的是以戰爭度量時間，透過戰爭滾動並標誌生命重要時刻與事件發

生；一但沒有戰事，時間就開始停滯，生命從滾動轉為等待。然而外祖母卻恰好相反，每當

小馬奎斯到處亂跑時，外祖母就告訴他你會遇到哪個已經死掉的親人或誰誰誰，而在充滿與

自己有關的親人幽靈的空間中，生命軌跡所沿著線性流動的時間意識，其實意義不大。這是

完全悖反現代時間觀點。 

馬奎斯外祖母的時間顯然是依附在親人活動的空間中，因此，孤寂並不會是外祖母的宿

命，也不可能變成她對生命的理解或活成的樣子。到了小說書寫，馬奎斯將童年來自外祖母

的互動經驗，轉成了一種不再有生死界線的幽靈輪迴的永恆時間意識。因此，易家蘭注定成

為見證家族由盛而衰而亡的凝視者。易家蘭事實上也是邦家的實際行動者，維持邦家的日常

運作。相較於此，邦家的男人之所以註定孤寂與滅亡，除了無法逃逸的戰爭，外祖母尚未除

魅的世界圖像也是典型、傳統的拉丁美洲世界觀—一個不需要理性分類、用手指即命名的混

沌世界。這深深吸引了馬奎斯，也是魔幻寫實文學書寫的重要文化世界觀。 

活動現況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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